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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子》德育思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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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道家重要著作《文子》搭建了道与万物之间的桥梁，描述了道具有“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

五个特性，提出“仁义为本”是治国之基、德政之要，指出德育是个体“虚心返初”和推行德仁义礼、实施德政的前提和基

础。《文子》认为德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体道、悟道、得道、行道具有“心小、志大、智圆、行方、能多、事少”特点的圣人，提

出了“明道知权”“智能兼备”的人才标准和“不以小恶妨大美”评价原则，并基于“自然”阐述了“无为而治”“不言之教”

的育化方法，主张个体要“养形修身”，以养神为主做到淡泊寡欲、致虚守静、柔弱谦卑、守精保真；以养形为次做到“节”

“适”“和”“便”，形成了系统的德育思想体系，推动了中国德育思想逐步摆脱神秘而迈入理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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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ｐｏｎｔｏ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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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是先秦道家的一部重要著作，关于其作者，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

条文下注明：“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１］１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有关《文

子》的记载。唐代以后，《文子》是“驳书”“伪书”曾一度盛行，影响了人们对《文子》的关注和研究，削弱

了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１９７３年，河北省定县出土了八角廊竹简残本《文子》，“驳书”“伪书”不仅
不攻自破，而且使《文子》倍受重视，《文子》研究进入了新时期。《文子》在道家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

的重要作用，他以道为据，兼容他学，在推进思想融合的同时，对人进行了深入思考，构建了初具系统的

德育主张，推进了中国德育思想逐步摆脱神秘而迈进理性轨道。

一　援气入道、顺道为德———基于本体的哲学基础
道是道家思想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根基。老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和万物生成、运动的源泉。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２］５，“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２］５６道是有“物”、有“象”、有“精”的客观存在，在形态上具有“无状之状，无物之象”［２］１６的

特点。“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

甚真，其中有信。”［２］２５在精神层面，道有情感、有意志，“天道无亲，常与善人。”［２］１０３这里老子只指出了道

的本根性、说明了道的形态和特点，却没有详细描述道生万物的过程，也没有讲清天地万物产生的原因，

这就给人们在识道、悟道、顺道方面带来了障碍。作为老子思想的传承者，《文子》援气入道，发展老子

的道论，为道家在根本上阐述道生万物奠定了基础。

《文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道生万物而不止、育万物而无穷，是万物生成和运动的源泉，“天常之

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万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恍兮忽兮，用不诎

兮”［１］３２，“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故一之理，施于四海，一之嘏，察于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朴，其散

也，浑兮其若浊，浊而徐清，?而徐盈，澹然若大海，?兮若浮云，若无而有，若亡而存。”［１］４２和老子一样，

《文子》也认为道无处不在、无形无声，只可述之、不可名之，“先天地生，惟象无形，不闻其声……高不可

极，深不可测，苞裹天地，禀受无形，原流??，冲而不盈，浊以静之徐清。”［１］３０与老子不同，《文子》提出

了“气”的概念，用气搭建了道与万物之间的桥梁，进一步解释了道生万物的原因和过程，认为气有阴

阳，万物在阴阳的共同作用下而产生，指出“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精微

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精气为人，粗气为虫”［１］６７，“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一气而生”［１］１６６，“万物

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宁”［１］１０２。

《文子》特别强调道是“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门”［１］１０２，将道作为德的本源，从道与德的源流关系上

昭示了道德思想的本体论意义。对于二者关系，《文子》进行了形象比喻，认为“夫道之与德，若韦之与

革”［１］５３，指出道是原材料皮革，
!

是可以加工成各种皮件的熟皮革。同时《文子》还指出“有道即有德，

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复归于道，功名长久，终身无咎”［１］４７，从而在肯定了道之德的本源后，

又依次对德之本源作了逻辑的延伸，并对道德的发展进行了素朴的辩证法揭示，强调德来源于道又回归

于道。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辩证逻辑复归。“夫道，无为无形，内以修身，外以治人。”［１］１０２人作为宇宙

万物之一员，也由道生、被道育，人应该识道征、悟道性、遵道行、取道利，包括德育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

都应该以道为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道作为德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有没有具体特征，人们能否理解把握？老子认为，道是“玄之又

玄”的“众眇之门”［２］１，没有详细说明具体特征。与老子不同，《文子》对“道之形象”从主体、本质、作用

及其辩证致用进行了描述，“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虚无者道之舍也，

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静者道之鉴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刚也，弱者道之强也。纯

粹素朴者道之干也。”［１］３３所以，一个人是否认识了道、理解了道、体悟了道，并遵道立德而行，关键看他

的思想行为是否符合以上五项基本表征，这是《文子》对道家思想发展的另一重大贡献，不仅明确指出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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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遵循道、顺从道，而且能够体会道、理解道，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悟道、知道、顺道、体道基本要求和

践行标准，使人的体道、得道之路更加具体、更可操作、更具现实性。

二　体道而静、仁义为本———基于人性的生成依据
道德属人。和同时期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文子》对人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深刻思考，对人的认识和

考量逐渐摆脱神秘色彩而迈入理性轨道，这正是其德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文子》沿着老子“道大、天

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２］３０的思路，重视

人、尊重人，将人与道、天、地并列。《文子》承袭了老子“见素抱朴”［２］２２“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２］３６的

自然思想，提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１］３９，认为人、地、天、道因为具有“自然”这一共同特征而一气相

通。以此为前提，《文子》强调天人一体、注重天人沟通，提出“人受天地变化而生”［１］６８，是阴阳作用的产

物，天人之间不仅存在必然联系而且相互感应，人的“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１］６７，“天有四时、五行、

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寒暑，人有取与喜怒。胆为云，肺为

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雷。人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１］６９正是天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与感应决定

了天道对人性的统摄，人应该努力象道一样“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１］３３。所谓“虚无”，就是

如橐硁一般，“虚而不屈，动而愈出”［２］７；所谓“平易”，就是一种“恬淡为上”［２］４０的大道情怀；所谓“清

静”，就是“重为轻根，静为躁君”［２］３４；所谓“柔弱”，就是如水一样，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

坚”［２］５７；所谓“纯粹素朴”，就是“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而达至“玄同”［２］７３境界。以上既是

道的特征，也是人循道而行的基本要求。具体讲，就是要求人效法天道，做到“卑、退、俭、损”，“卑则尊，

退则先，俭则广，损则大，此天道所成也。”［１］１０２这样，《文子》以道为本体，勾画出天道与人道“一体论”的

理论图示，这既为人做了道德要求的价值规范，又为对人进行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预设和实践期待。

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回顾与总结，《文子》指出“民知书则德衰，知数而仁衰”［１］１３３，认为人类一方面在

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逐渐摆脱了愚昧无知而日趋聪智，另一方面，人类的发展是一

个从淳朴到诈伪、从宁静到躁乱、从和顺到智巧的由善变恶过程，人类固有的自然纯朴之性会随着文明

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失落、丧失，甚至产生智巧险恶之性。因此，《文子》提出要推行教化，使人知道仁义

廉耻和理解道德真谛，从而促使人自觉向善，不断加强个体修养，切实认同和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只有这

样，才能绝弃弊习陋俗和贪念私欲，“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无廉耻不可以治，不知礼义法不能正。”［１］２０９

《文子》指出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１］３９，认为人生下来是纯静、真朴的，只是因后天影响发生了不同变

化。这种“性静论”作为一家之言与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并立，虽然对人之先天本性判析

不同，但殊途同归，在人的后天形成的内在品德和道德教育的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就赋予了《文子》

德育思想的理论前提，成为《文子》道德教育的存在根基。

《文子》认为，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等社会关系的处理上，道的要求体现为以“仁义”为本，

这是实施德育的现实依据。《文子》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食者，人之本也，民者，国之基也。”［１］１８２

老百姓与国家的关系“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１］１９１，如果失去了老百姓的支

持，国家就会失去生存、发展的根本。所以，治国理政、处理社会关系就要遵循天道、体道而行，“小行之

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尽行之天下服，服则怀之。”［１］１０２否则，背道而行，执坚强而不知柔弱，挥霍无度，

作难结怨，挑起事端，骄横放肆，姿意妄为，小人这样则身受其害，大人这样则国家灭亡，浅了会伤害自

己，深了会殃及子孙后代。所以，“罪莫大于无道，怨莫深于无德”［１］１０３，只有体道顺民，以“仁义”为本，

广泛推行道德教化才能保证国家社会根基的稳固。《文子》强调仁义是“治之本”［１］１９０“事之常顺也，天

下之尊爵也”［１］１４０，指出“仁义者，广崇也”［１］１９１，认为如果不增加它的厚度而一味扩张使用便会损毁，不

巩固扩大它的基础而只增加它的崇高必然会倾覆，“故不大其栋，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栋，任国莫若

德”［１］１９１。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仁义与儒家提出的仁义有本质区别，这种仁义不是约束人的伦理道德，

而是体道而行、顺从民意的的必然要求。在这里，“仁”是人兼爱无私的本性体现，“义”由人素朴纯真的

本性而生，是顺乎人性的“情”的本能反应。“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爱之愈笃者，情也。”［１］６２《文

子》强调保持这种慈母对婴儿的情是施行的仁义的关键，最直接的作为就是始终坚持爱民有道，实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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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利民、富民的措施，“其惨怛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裘。与民同苦乐，即天下

无哀民”［１］１８３，如果君主能够坚守爱民之道，就一定能够保住国家的命脉与根基。

三　从道治身、德正天下———基于治国的价值功用
《文子》指出“故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

其所以亡也”［１］１８５，将是否务修道德上升到国之存亡的高度，并进一步提出治国之本在于治身，主张治国

要以道德、仁义、礼智为纲，同时认为因施行程度不同而作用会不相同，“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

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１］１８５“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义即正一国，修礼智即正一乡。”［１］１８５这是《文子》

主张道德教育的政治出发点，由此逻辑地引申出德育的现实功用在于它是推行德仁义礼、实施德政的前

提和基础，是个体虚心体道、返初归本的内在要求和实现途径。

《文子》认为道德教化对人性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德育可以将人性的善由可能转化成现实，

并作用于社会，使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与道相符，为推行德政奠定基础。否则，“君子无德则下怨，无仁则

下争，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１］１０５这是对道德教育缺失导致的必然后果的认知判断，从而依“反证

法”佐证道德教育对治国的极端重要性，这充分说明《文子》已具有开展道德教育的理性自觉。

在强调外部教化的同时，《文子》注重个人内在修养的重要作用，认为一个人只要不断加强自身修

养就会“返初”而恢复自然本性，“心反其初，则民性善。”［１］１６７“返初”的关键在于对道的认识和体悟，这

既是基本要求又是必然途径，“不闻道者，无以返性”［１］１６６，“至人之学也，欲以反性于无，游心于

虚。”［１］２０６只有研习大道、克已去欲、虚静体悟，就会达到至善至美、至纯至真的虚无境界，成为性善圣人。

当然，《文子》也认为这些并不一定会给个人带来现实利益，指出“道不可以劝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

害”［１］８９，“道不可以进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１］９０，甚至认为“君子能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而为非而

未必免于祸”［１］９７。《文子》主张每一个向善的人都必须应“修足誉之德，不求人之誉己”［１］８８，自觉修养

品行，“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心；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是以谦而能乐，静而能澹”［１］９５，以得失皆由

道的平和心态看待一切名利，一心仰望自己心目中的道德世界，“治世即以义卫身，世乱即以身卫义，死

之日，行之终也”［１］９７，真正做到安贫乐道、舍生从道。

四　明道知权、智能兼备———基于现实的人格评判
《文子》的德育目标是培养体道、悟道、得道、行道的圣人，这一理想人格至少具有“心小、志大、智

圆、行方、能多、事少”［１］１３６等特征。心小是要谨小慎微、寡欲清心，志大是要心怀天下、造福四方；智圆是

要智慧明达、永不枯竭；行方是要品行正直、穷达不易；能多是要文武兼备、举措得宜；事少是要处事执道

守约、事少功多。这其中既有品行要求，又有智能标准；既关注智力因素，又关注非智力因素；既关心个

性发展、潜能发掘，又强调社会要求、提倡胸怀大志，增长智能，加强修养，锤炼品行，努力以事少功多实

现安邦定国，这就是圣人标准。

但是，《文子》发现，圣人标准在现实中很难达到，于是从实际出发对德育目标进行了分层，从人的

认知能力角度将人分为圣人、智人、愚人三种水平。“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故圣人常闻祸

福所生而择其道，智者常见祸福成形而择其行。圣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祸福所生；智者先见成形，故知祸

福之门。闻未生，圣也；先见成形，智也；无闻见者；愚迷。”［１］１０５圣人是具有先知能力能够依据天道而行

的人，智人是能够依据经验而知如何处事的人，愚人则是指不具有自觉认知能力的人。这种“分层说”

符合教育对人培养的内在规律，它以尊重客观事实为根据，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留下了教育发展的空间

和张力。

这三类人中，圣人与智人的区别在于能否“明”道。“听视聪达谓之明”［１］７０，有明而智为圣，无明而

智为智。圣人明道，可以“以听无不闻，以视无不见，以为无不成，患祸无由入，邪气不能袭”［１］７０，“能阴

能阳，能柔能刚，能弱能强，随时动静，因资而立功，睹物住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变。”［１］１３５智人不是明而

知之，而是见而知之，只能通过观察辨别才能厘清何为善恶、何为忠奸，并以此为据进行选择舍弃，因此

“智”不如“圣”。智人与愚人的本质区别在于能否知“权”，“夫权者，圣人所以独见。夫先迕而后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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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谓权；先合而后迕者，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１］１１１《文子》认为非圣人不能明道，不明道就不

了解道的内涵和要求，不了解道的内涵和要求就难以坚守人的自然素朴本性而被身外之物和欲望名利

所干扰蒙蔽，从而猎求音色美味。如果事先能“权”，即根据时和势判断是非曲直、善恶好坏，依据是否

符合德仁义礼要求而决定行为取舍，便会弃欲舍利、明心守清，保持智，否则，将沦为愚迷之人。《文子》

指出，“权”首要的是知时而变，“夫事生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知时者无常之行。”［１］３８时间不同，环境

要素就不同，人必须通过“权”来分析判断，做符合德、仁、义、礼的事，从而最终以顺道，这正是“先迕而

后合者”［１］１１１。所以说，智人必须知权、会权、能权，知道何时何事是与德相背、与道相违的。可见，“权”

既是人们实现仁义礼德的重要方法，也是体道、悟道的基础环节，其目的是力求得道、行道。

在现实社会中，能像圣人一样得道而自觉行道的人只是极个别，能够达到智人标准已经很不容易

了，而在智人层面仍然因人分层。如何评价智人的层次水平，《文子》提出“无德不尊，无能不官”［１］１８７，

认为只有德能兼备才是合格智人，主张以德和能作为衡量智人水平的主要标准，“以仁义为本而后立，

智能并行，圣人以仁义为准绳，中绳者谓之君子，不中绳者谓之小人”［１］１９９，“不归善者不为君子”［１］１９９。

可见，在《文子》看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最终归宿，也是一个人必须追求的最高

境界。但《文子》同时指出，仅具备高尚品德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应时权变，见形施宜”“论世立法，随

时举事”［１］１０９的能力，否则便会因不能把握规律而导致身死国亡，“故知仁义而不知世权者，不达于道

也。”［１］１３８所以，合格的人应“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与物推移，万举而不蹈”［１］１３８，既具有高尚的道

德操守，又能与时俱变、自如应对各种境况。

对于人的评价，《文子》指出“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也”［１］１９７，认为每

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问题，评价一个人的德能应看其主流，要将人放在特定的环

境中观察他的反应与变化，“贵即观其所举，富即观其所施，穷即观其所受，贱即观其所为，视其所患难，

以知其所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货财，以观其仁，振以恐惧，以观其节，如此，则人情可得矣。”［１］１９８

在人才选拔上，《文子》强调“人有厚德，无间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成

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以为累也”［１］１９７。认为如果心胸狭窄，眼光短浅，拘守成规，就可能将优秀人才

拒之千里。在人的任用上，应扬优避劣，因性而评，因才而用，志人所长，忘人所短，“不以小恶妨大

美”［１］１９８，只要有一定的德能，就应根据他的个性特点分配给不同的职事，“有一功者处一位，有一能者

服一事，力胜其任……故人无弃人，物无弃材。”［１］１５７这充分体现了道家思想心胸宽广、虚怀若谷、兼容并

包的博大气度。

五　教之以道、导之以德———基于自然的育化方略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２］８５，这是道家关于人实践活动的基本原则。《文子》也主张“天下之

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１］３３，认为人与万物，同生于道，同归于自然，所以包括育人在内的人的所

有活动都要效法天地之道而顺应自然，指出“夫教道者，逆于德，害于物”［１］１４８，“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

受”［１］１４８，主张“以导民之心，各使自然”［１］４８。这里的“自然”不能理解为无所作为的只强调自然作用的

“自然主义”，而是强调人的教育活动应顺应教育活动的内在规律。这一理念在《文子》的德育方略中进

一步得到彰显。

《文子》认为，自然首先要无为，自然而然地处理好教与被教的关系，以无为实现无不治，“所谓无为

者，不先物为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１］３３无为体现在德育方法上就是教之

以道、导之以德，行不言之教。具体讲，一是顺应人性，根据人的身心特点开展教育活动。“执道以御民

者，事来而循之，物动而因之。万物之化，无不应也，百事之变，无不耦也。”［１］３３“圣人在上，怀道而不言，

泽及万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１］５２二是要求施教者心怀天道，以至诚之心感化受教者，以不言之教

引导受教者扬善隐恶，实现“不下堂而行四海，变易习俗，民化迁善，若出诸己，能以神化者也”［１］５１。三

是注重言行，做好榜样，以榜样引导受教者，“民之化上，不从其言，从其所行”［１］５９，“禁胜于身，即令行于

民”［１］１９５。这也就充分表明《文子》认为施教者在教育过程中既不能只当传声筒，又不能耳提面命、强行

说教和上下训教，而是要在体道的基础上，怀着真诚和崇仰来感化和引导受教者，做到春风化雨，达到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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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默化。

另一方面，自然表现在个体的自觉自化上就是要加强身心修养。《文子》认为“夫形者，生之舍

也”［１］８１，指出身心修养的前提和基础是养形，养形的目的在于“内在己者”“邪气无由入”，主要方法是

“节”“适”“和”“便”［１］９２，基本要求是坐卧有节、饮食有度、喜怒和谐、动静和顺［１］８８。在养形的同时，

《文子》认为形为神的处所，神为形的统帅。以神制形百利无害，因形损神不会长久，指出“以神为主者

形从而利，以形为主者神从而害”［１］８２。《文子》强调身心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养神，其次才是养形，指出

“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腹肠，供嗜欲，养生之末

也”［１］１６１。这就告诉人们身心修养不可本末倒置，一定要重精神境界的升华、轻耳目之欲的满足，做到淡

泊寡欲、致虚守静、柔弱谦卑、守精保真［３］３７。

淡泊寡欲就是要不贪享乐、不计名利。《文子》认为人生最大的祸害莫过于多欲这股“邪气”的侵

扰，它蒙蔽人的身心，使人难以预测祸福，“推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邪与

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１］９２，“故耳目淫于声色，即五藏动摇而不定，血气滔荡而不休，精神驰骋

而不守，祸福之至虽如立山，无由识之矣。”［１］７１如果能少欲宁静，“即观乎往世之外，来世之内，祸福之

间，可足见也。”［１］７１《文子》反对争名逐利，认为名利之心会妨害道德修养，指出一个人如果贪图名利、邀

功取宠，就会不顾一切地违背常理而胡作非为，最终导致身败名裂，“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

私，倍道而任己，见誉而为善，立名而为贤，即治不顺理而事不顺时，治不顺理则多责，事不顺时则无功，

妄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责，事败足以灭身。”［１］８５《文子》提出“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

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断”［１］１７６，要求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己”［１］１８７。

致虚守静就是要平心静气，摒弃杂念。《文子》指出，“清虚者，天之明也……虚静之道，天长地久，

神微周盈，于物无宰”［１］１４６，“静漠者神明之宅，虚无者道之所居。”［１］６８达到虚静的境界，一方面要去哀

乐、喜怒、好憎，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感，保持良好的修养心态。“夫哀乐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

也，喜怒者道之过。”［１］７２另一方面要去除与体道无关的杂念，精神专一，使心灵若清水映物一样明晰，实

现道体合一。“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闻雷霆之声，耳调金玉之音者，目不见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则

大有所忘。”［１］７７

柔弱谦卑就是退守不争、谦虚不骄。《文子》指出只有柔弱谦卑才能高远强大，“退故能先守，柔弱

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损弊故突坚，自亏缺故盛全，处浊辱故新鲜，见不足故能贤”［１］１８９，“柔者，道

之刚也；弱者，道之强也。”［１］３４《文子》认为只有无为不争、退守柔弱、保持卑谦才可能积少成多、积弱成

强。“清静辞让者见下也，虚心无有者见不足也，见下故能致其高，见不足故能成其贤。矜者不立，奢者

不长，强梁者死，满日者亡。”［１］７９只有柔弱谦卑才能静心修身养性、取得进步、发展自身。《文子》告诫

“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勇敖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夫唯不

盈，是以弊不新成”［１］８０，永远虚心谦卑才能不断进步发展。

守精保真就是要坚守精气、保持纯朴。《文子》指出“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亏其身”［１］５１，认为人本

性纯真质朴，但随着人欲膨胀其性会逐渐丧失。因此道德修养过程要重存养、保真性，专一于心意而守

住精气和神明。“神明藏于无形，精气反于真，目明而不以视，耳聪而不以听，口当而不以言，心条通而

不以思虑，委而不为，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于目即其视明，存于耳即其听聪，留于

口即其言当，集于心即其虑通。”［１］１７１要切实排除外界干扰，达到“心意专于内，通达祸福于一，居不知所

为。行不知所之，不学而知，弗视而见，弗为而成，弗治而辩”［１］８３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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